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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芦山樊敏阙所谓“龙生十子”图，定名不妥。本文作者考察发现该图实为两个不

同的题材，左面为“仙界宴饮图”，右面为“狸盗女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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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川文物》2005年6期发表了拙作“新津

画像崖棺“狸盗女”图考”一文。笔者考证定名

为“猩盗女”图，认为应是一幅表现妇人和猿的

鬼神传说故事。后读芦山樊敏阙“龙生十子”

图。发觉该图与“狸盗女”图相似。

该图是芦山樊敏阙上有一幅著名的画像，画

像“正面刻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，树下衣冠而坐

者六人(应为五人)，其右侧山峦重迭，有四人

作登山状，转角处蹲一大象”[¨。此图自邓少琴

先生释为“龙生十子图”来，学术界多沿用其

说。其考释所据文献为循汉书·西南夷列传》，
“哀牢夷者，其先有妇人名沙壹，居于牢山。尝

捕鱼水中，触沈木若有感，因怀妊，十月产子男

十人。后沈木化为龙，出水上。沙壹忽闻龙语

日：‘若为我生子，今悉何在?’九子见龙惊走，独

小子不能去，背龙而坐，龙因舐之。其母鸟语，

谓背为九，谓坐为隆，因名子日九隆。及后长大

诸兄以九隆能为父所舐而黠，遂共推以为王”。

然而，笔者以文图相对，实难相合。2005

年7月，笔者实地考察，发现该图实为两个不同

的题材，左面以大树为中心的五人应是“仙界宴

图一新津崖墓画像石棺“戏猿”图拓片一

饮图” (乐山崖墓柿子湾一号墓有类似的“宴饮

图”)；右面所谓“四人作登山状”图则与闻宥

《四川汉代画像选集》中所录新津崖墓画像石棺

“戏猿”图相同(图一、图二)【引。

图二新津崖墓画像石棺“戏猿”图拓片二

最近近笔者从台湾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

究所藏汉代石刻画像拓本目录》中见到一幅“新

津石函画十一”⋯图(图三)，该拓片只有右面部

图三 “新津石函画十一”

分图像，画一“猿”和一妇女坐于山洞中，各自

形态特征异常明显，山形也更为突出。显然又是

一幅相同题材的是“猩盗女”画像。据巫鸿先生

研究，除上述的新津石棺上的两幅外，在乐山3

号崖墓(笔者最近已找到该墓，位于柿子湾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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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内江石棺上也各发现一幅“狸盗女”图(图

四、图五)。即表现“猿精劫持妇女”主题[4|。

在成都民间收藏的摇钱树座上也有“猩盗女”陶

图四 乐山柿子湾崖墓“狸盗女”拓片

图五内江石棺“猩盗女”拓片

塑。证明该图在汉代蜀地之普遍，诚如巫鸿所

言： “白猿传确实是成都地区土生土长的一种画

像主题，在汉代为当地人们所习见”⋯。

樊敏阙此图图像虽然模糊一些，细察该

图像表现既非“戏猿”，更不是“龙生十子”

图。而是汉代蜀地习见的“狸盗女”图。

注释：

[1]重庆市博物馆：铂四川汉代石膨移，文物出

版杜1992年。

[2]闻宥：《四川汉代画像选集》，群联出版社

1955年。

[3]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汉代石刻

画像拓本目勘，民国九十一年出版。
[4][5]巫鸿：《汉代艺术中的“白猿传”画

像》，郑岩、王睿编铸L仪中的美术》，三联书店

一2005年7月。

(上接21页)

的呢?上述引文中的第6条非常值得注意，即高

僧“释僧晃”的生平。 “释僧晃”于北周保定年

间(561～565年)到长安，跟随北周长安大福田

寺高僧[M]“昙相禅师”学习心法。北周武帝遇

灭佛被困长安。北周末～隋初佛教复兴后回到故

乡绵州。隋开皇、仁寿年间均在“振响寺”主持

佛法，至武德年去世。由此看来，虽然我们暂无

法肯定二者之间的必然联系，但至少可以说明

“开元寺石佛”很有可能是诸如“释僧晃”此类

南北游学的僧人从长安回到绵州时一并请来“振

响寺”的北周晚期～隋代的长安造像，或是由僧

人们在北周末～隋代回到绵州时带来的长安工匠

在绵州当地制作的。

(附：感谢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李裕群先生、西北

大学文博学院王建新先生、日本早稻田大学肥田路美先

生在文章写作过程中给予的指导。)

领队：于春

参加调查人员：于春、王婷、卢丁、钟治、李生、

王静、杨红武、毕瑞、罗春晓、师若予。

手工绘图：于春、王婷、曾玲玲

执笔：于春、王锡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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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：

[1]本文所言之左右均指造像本身之左右。

[2]李凇： 《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》，中华书局，

2002年，第192页。

[3]袁曙光：《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石刻造像整理

简报：》，伎物》2001年第10期。
[4]虽一般认为皇泽寺28号大佛窟是初唐时期的作

品。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开凿于隋代。

[5]袁曙光：《四川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

题》，《文物》1992年第2期。

[6]雷玉华、李裕群等：《四川汶川出土南朝佛教石

造像》，仪物》2007年第6期o
[7]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：《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

刻造像清理简报》，伎物》1998年第ll期。
[8]张肖马、雷玉华：《成都商业街南朝石刻造伤谚，

伎物：》2001年第10期o
[9]1950年西安南郊塔坡清凉寺出土。

[10]1983年西安西郊空军通讯学院出土。

[11]这批造像的资料尚未进行系统整理出版。除现

场观察外，还可以参照冯贺军：《曲阳白石造像研字涝。紫

禁城出版社，2005年出版；杨伯达《曲阳修德寺出土纪

年造象的艺术风格与特征》，载为攻宫博物院院干哆1960

年；王丽敏从、吕兴娟： 舸北曲阳县出土石造像》，载
伎物春秋》2002年06期等。

[12]为日本早稻田大学美术史学系肥田路美先生所授。

[13]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王建新先生所授。

[14]唐西明寺沙门释道宣撰《续高僧f勃卷第十六

绸京师大福田寺释昙相传十／Q载。


